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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主义与生活

亚伯拉罕·凯帕尔 1898     王兆丰译 2002 年 

简介： 

亚伯拉罕。凯帕尔博士是著名的荷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哲学

家、政治家。他于 1901-1905 当选为荷兰首相，任荷兰议会议员三十

多年。凯帕尔博士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他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对

他祖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全面改革，影响涉及几乎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他担任两任基督教杂志的编辑长达四十五年。1880 年他奠立了阿姆斯

特丹自由大学并亲自任教、任职。此外他出版了两百多卷著作。其中

包括著名的“圣洁神学百科全书”，“圣灵的工作”，“靠近神”

等。在他七十岁生日的庆祝会上，有人这样说：“四十年来，荷兰的

教会、政府、出版业、教育界和科学界的历史上，每一页几乎都有他

的名字”。 

此系列讲座是凯帕尔博士于 1898 年应邀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

的。共分六个专题。 

1。论加尔文主义与生活 

2。论加尔文主义与宗教 

3。论加尔文主义与政治 

4。论加尔文主义与科学 

5。论加尔文主义与艺术 



6。论加尔文主义与未来 

凯帕尔博士在这个系列讲座中展示了加尔文主义不仅是神学教义

的丰富宝藏，更是一个世界观的全面基础。 

第一讲： 论加尔文主义作为一个生活体系 

在开始之前，我想我们应该先给“加尔文主义”这个名词从历史

的角度上下一个定义。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群中“加尔文主义”

这个概念的用法截然不同。我把它们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加尔文主义代表一种信仰告白的类型。

在很多罗马天主教国家里，加尔文主义被用来嘲笑所有属于改革宗教

会的人，无论他是否真正有信仰。在法国，有人甚至称犹太人和加尔

文主义者是危害国家利益的，是对道德生活具有危险性的人。 

第二类：与第一类相反，加尔文主义被称为是信仰告白派，尤其是指

公开宣告他们相信预定论教义的人们。他们被贴上狭窄教义牺牲品的

标签。这种攻击是如此咄咄逼人，以至于那些完全相信，也公开捍卫

预定论并以加尔文主义者为荣的神学家诸如赫治，有时也不得不以奥

古斯汀主义来代替加尔无主义。[译注：关于信仰告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

后的二百年里，几乎所有改革宗教会的正式信仰告白，从瑞士的海尔凡帝克信仰告

白，苏格兰信仰告白，荷兰的多特大会决议，英格兰教会的三十九条，到德国的海

德堡信条，一直到著名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伦敦浸信会信仰告白都是以加尔文主

义神学为基础的]。 

第三类：其他基督教宗派如浸信会和遁道会中一部分人也使用“加尔

文主义”这个称号，最著名的就是英国的司布真等称自己为加尔文主



义浸信会，威尔士的怀特菲称自己为加尔文主义遁道会者。这也属于

信仰告白的一种，只不过是应用在特定的一个宗派之上。毫无疑问，

这种事情一定会遭到加尔文本人严厉的批评。加尔文活着的时候，没

有一个改革宗教会会以一个人的名字来称呼基督的教会。只有路德宗

这样做过。 

第四类：除了上诉三种用法之外，“加尔文主义”的第四个用法是科

学名称。无论从历史上、哲学上、政治上都可以来证明这点。历史

上，除了路德宗、重洗派和反对三位一体的索西尼派之外，加尔文主

义指的就是宗教改革的方向。哲学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在约翰加尔

文影响之下所形成的一个思想体系，并且成为在生活的多个方面占主

导地位的思想体系。作为一个政治名称，加尔文主义代表了一种政治

运动，在民主立宪制下保障各国的自由。首先在荷兰，接着在英格

兰，从十八世纪末以来在美国。在科学的概念上，时下德国的学者们

中正盛行加尔文主义者一个名字。不仅是那些本身同情加尔文主义的

人，就连那些弃决了正统基督教信仰告白的学者们也不否认加尔文思

想的重要性。 

这点，可以从当代最权威的三位科学家的话中看到：富鲁英博士这样

宣告：“加尔文主义给荷兰带来了由民主的教会机制，严格的道德准

则以及怀着改革人类宗教道德的热情所组成的神圣的逻辑体系”。另

一位历史学家怀着理性的同情心这样写到：“加尔文主义是十六世纪

宗教与政治原则发展而成的最高形式”。第三位科学家不讳地承认加

尔文主义解放了瑞士、荷兰、英国，也为清教徒先父们发展美国的繁

荣提供了动力“。同样，你们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也认为加



尔文主义是一个具有”哲学实体、伦理道德、社会福址和人类自由的

体系，而所有这一切都来自神“。 

我所要讲的正是这最后一种从严格的科学概念上定义的加尔文主

义，这是一个已经在西欧、北美、南非发展形成了我们在生活中、思

想上具有其本身原则的独立的体系。加尔文主义的范畴应该比我们所

想象的狭窄的信仰解释要宽广的多。由于对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教

会的反感而使各国抗罗宗产生了不同的称呼：法国的“胡格诺”派，

荷兰的“拜格斯”，英国的“清教徒”和“长老会”，北美的“清教

徒移民先父”等等。但所有这些宗教改革的果实在欧洲和北美大陆所

产生的特定的改革宗教会的形成，都出于加尔文主义这个源头。加尔

文主义的范畴不应只限制在这些更为纯洁的启示。没有人将这种排斥

性的规则应用在基督教这个概念上。在基督教的界限之内，我们不仅

接受西欧各国，也欣然接受俄国、巴尔干各国、亚美尼亚、埃塞俄比

亚等的教会。同样，我们也应将各地从更纯洁的加尔文主义分离出去

的各改革宗教会归在一起。 

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三十九条遵照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尽管她那等

级森严的管理机制与敬拜程序上已经离开了加尔文的正道，并且已经

招致了严重的牛津运动 [译注：十九世纪以牛津大学为中心的英国圣公会内兴

起的运动，旨在反对圣公会内的改革宗倾向，标榜恢复传统的罗马天主教教义与礼

仪]。 

独立派的信仰告白同样是加尔文主义的，虽然他们的教会组织形

式被打破变成为各自独立的形式。[译注：独立派是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清教

徒中主张各教堂独立自主的一派，主要包括公理会、浸信会]。如果说在卫斯理

的领导之下大部分遁道会的人反对加尔文主义的神学解释，那么恰恰



是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本身产生了这种反对当时死板的教会生活的精

神。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整个宗教改革所涵盖的领域之内，只要不是

路德宗或索西尼派，都是由加尔文主义所主导的，包括浸信会主义者

们也把自己归列加尔文主义的帐篷之下。正是加尔文主义的自由特征

才使这些阴影和不同观点，以及对这些极端倾向的反对得以兴起。罗

马天主教基于其等级森严的体制，至今仍然能维持一个整体。路德宗

教会的整体性则来自德意志各省王子的权力。[译注：德国的路德宗教

会都以各自所在省的王子为领袖]。 

与此二体系不同的是，加尔文主义约束教会的等级制度、反对政

府干涉教会，因此也就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也就存在着分裂

的危险，容易产生各种各样一边倒的倾向。加尔文主义的这种促使生

活自由发展的体系，除了产生出全面的、纯洁的、充满活力的核心之

外，也会产生倾向于反叛的各种边缘力量。但就在这种较纯洁的核心

与不太纯洁的边缘之间的冲突之中加尔文主义精神本身就保证了其稳

定运作。 

我们知道加尔文主义立足于其特有的信仰形式。正是出于这种信

仰的良心，加尔文主义发展了其特有的神学，其特有的教会秩序与制

度，并且也发展起了政治与社会生活、道德观念、自然与恩典之间的

关系，发展起了基督教与世界的关系，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与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在这些诸多的关系中，只要这些发展是自动自

发的出自于加尔文主义最深刻的生命原则，加尔文主义就永远是那完

全相同的加尔文主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加尔文主义屹立于人类其

它三个庞大复杂的生活系统之列。它们分别是：外邦多神论主义，伊



斯兰教和罗马天主教。因此我们将人类归纳成为四个完全不同的世

界。 

准确地说，应该以基督教而不是以加尔文主义来与外邦文化、伊

斯兰文化相比。但是以加尔文主义来作此对比更好。因为加尔文主义

比罗马天主教、比路德宗更纯洁、更准确地体现了基督教。在受希腊

东正教影响下的俄国和巴尔干各国，基督教没有能够从他们国家的神

秘主义传统下产生出一个自己的生活形式。在路德宗国家里，政权的

介入与干预阻碍了属灵原则的自由运行。罗马天主教的世界观和人生

观及其具体表现只能说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一套。与罗马天主教相反，

加尔文主义的出现不仅仅是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教会体系，这也是一个

完全不同的生活体系，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存在方式，为人

心的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观念、理想。 

但这一切直到我们的时代才得以实现。只要认真学习一下历史，

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承认这点。这是不足为奇的。假如加尔文主义

是以一个完全成熟、研究透彻的系统进入生活，情况就不会是这样

了。但加尔文主义的源头却是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出现的。在存在

的顺序上，首先是生活。对于加尔文主义来说，第一件事情就是生活

本身，是实践。并且，在加尔文主义成功的国家里如瑞士、荷兰、英

格兰和苏格兰等，历史上没有多少哲学的背景。特别是在开始的时

候，生活是自发的，也缺乏那种分析计算、深思熟虑。历史学家、神

学家们把加尔文主义现象与其原则之间一致性的关系作为专题来研究

还是后来的事情。甚至可以说，要对这样一个深刻而又广泛的生命现

象进行理论上、系统上的研究、学习，只能在其最初的生命火花消失

之后才有可能。然而，为了此系统的未来，有必要为此系统定出明确



的界限。此外，还必须加上一条：在我们自己意识的镜子里，尤其是

处在这个哲学盛行的年代里，以一个统一的体系来回顾思考我们的存

在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深刻的分析、研究加尔文主义不

仅为今天所需也同样有益于将来。 

在罗马天主教里，人人都知道他为何而活，人人都清楚他们是生

活在罗马天主教生活体系的一致性之中。即使是在伊斯兰教国家里，

人们的生活也被同一种原则所主宰。而只有抗罗宗主义在旷野里无目

的、无方向地游荡，没有什么发展。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一个

事实：在抗罗宗国家里，泛神论主义出生于现代德国的哲学，成形于

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且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日益地宣告自己的权威。

甚至在神学上也以各种各样的名称试图要推翻基督教传统，想要以我

们父辈的遗产来换取那毫无希望的现代佛教主义。这些思想起源于十

八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和眼下盛行的德国哲学并且形成了一个生活体系

要与我们父辈们所建立起来的直接对抗。 

我们的父辈所致力奋斗的，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为了基督教的纯

洁。而现今的运动打的则是一场荣耀人的战争。激发他们的不是各各

他的谦卑之心，而是英雄崇拜式的骄傲。那么我们基督徒站在此现代

主义面前为什么如此软弱无力？我们为什么一直在丧失地盘？原因很

简单，我们缺少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关于生活的概念。这种概念、这样

的体系可以赋予我们不可抗拒的能量，在前线击退敌人。但此生活概

念的统一性在抗罗宗所走的弯弯曲曲、多种多样的道路上，在含糊不

清的概念中是找不到的。在过去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加尔文主义为自

己开挖出一条生命河流的通道。正是立足在加尔文主义生活概念的统

一性上，你们在美国、我们在欧洲能够站立得稳、与罗马天主教并



列，反对现代主义。没有这样一种统一性作为出发点，作为生活体

系，我们就没有能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必定会衰弱下去。 

在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在接受加尔文主义之前一定要有更充

足的证据，证明这个体系不是一个偏面的，短暂的现象而是一个有根

有基的、全面的体系。它不但能够在今天坚固我们也能够让我们对未

来充满信心。 

我们接着要问的是，作为一个体系，象泛神论或无神论主义、伊

斯兰主义、罗马天主教和现代主义这样的生活体系，需要满足哪些条

件？ 

首先要求的是，在所有人类生活中三个基本关系  

(1)我们与神的关系 

(2)我们与人的关系 

(3)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上有一个特定的原则，有一个特有的见解。因此，作为一个生活体

系而言，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在对神的关系上有特别的解释。这点

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若要让与神的关系这件事在我们整个生活中

打上烙印，它就必须从我们的良心开始，在此良心里，我们的生活

是不可分割的，生活的一致性就存在于此。它不是生长出去的枝子

叶子，而是枝子叶子赖以生长的根基。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在我们人

类的有限与超出我们以外的无限之间的对照。唯在此点上我们可以

找到人类生活的各种不同支流的共同点。就个人而言，这是在我们

心灵最深处的不断重复的经验，是我们接近那位永恒者的地方。我

们生命的所有光束都聚焦在此点上。也唯有在此，我们才能找到那

痛苦地失落在每天的压力烦恼之中的和谐性。在我们的祷告中，不



仅有我们与神的合一，也有我们个人生活的合一。历史上，无论哪

一种运动，只要不是源于此最深的源泉就永远是片面的、短暂的。

唯有那些出自个人经验最深处的行动，才具有生活的全面性，才能

够长存。 

这点，适用于外邦泛神主义。它凭人的猜测假设认为敬拜神是在被造

物之中。在此系统中，无论是最低形式的那种说人的地位与动物无异

理论，还是最高层次的佛教都无差别。此系统从未产生过神独立存在

于一切被造之物之外，存在于一切被造之物之上的概念。但即使是在

这种不完全的形式下，它也有自己的起始点来解释有限与无限的关

系。也就是因为有此重要的起始点，它就能够产生自己的一整套的人

类社会的存在。 

我们再来看一看伊斯兰教。它全然反对外邦泛神论，切断被造之物与

神之间的一切接触。默罕默德、可兰经虽是历史名词，但在本质上，

奥斯曼帝国 [注：伊斯兰教]全盛时期是外邦泛神论主义的绝对对立面。

为了防止任何混杂，伊斯兰教也同样产生出一个特殊的人类生活的世

界。 

罗马天主教也不例外。这个以教皇、等阶森严的神职系统、弥撒等等

所组成的体系源于一个基本思想：神与被造物之间的交往要通过一个

神秘的中间环节--- 教会来实现。这里所说的神秘是指一个有形的，以

教皇为最高权威的组织。在这里，教会站在神与世界之间。由此，罗

马天主教也激发了、产生了一个自己的人类社会。

与上述三者共同站立而又对立的加尔文主义立足于自己的、也同样是

根本的思想之上。它不象外邦泛神主义那样在被造之物中寻找神，不

象伊斯兰教那样将神与人隔绝开，也不象罗马天主教那样在神与人之



间设立一套中间组织，加尔文主义的崇高概念是：神虽高于一切被造

之物，但却以圣灵与人直接交流。这也是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核心所

在。人与神的交流完全出于神在永恒里的美好旨意。因此恩典只有直

接来自神。我们存在的每时每刻，我们的属灵生命完全依赖于神自

己。“荣耀单单归于神”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果 [注：宗教改革时期的五个

伟大主题之一。 即：唯独圣经是权威；唯独基督是救主；恩典单单来自神；得救

单单藉着信；荣耀单单归于神] 

神的预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预定论不是为了把人分开，也不是出于

人的骄傲，而是为了保障从永远到永远，我们内在的自我与永生神的

交流。加尔文主义者反对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个理由是人为地把教会本

身置于灵魂与上帝之间。教会不是一个由各种职位所组成的、独立的

机构。只要信徒们的信心与神接触，他们本身就是教会。 

正如上述三个体系一样，加尔文主义也找到了关于人与神之间关系的

明确解释。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生活体系所必须具备的第一条件。 

这里，我能看到两种反对意见。首先有人会问，我是否将本应属于抗

罗宗的荣誉归给了加尔文主义？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当我

说加尔文主义重新建立起了与神的直接交流，我并非贬低抗罗宗的重

要性。在抗罗宗的范畴之内,历史上唯有路德宗与加尔文主义并肩而

立。马丁。路德发起抗罗运动应该得到最高的称赞。在他心里，而不

是在加尔文心里，经过痛苦挣扎之后，领导了震惊世界的历史运动。

解释路德不需要加尔文。但解释加尔文就离不开路德。在很大程度

上，加尔文进入的收获来自威登堡的英雄在德国境内外撒下的种子 

[注：威登堡是路德发起抗罗运动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问谁对宗教改革的原则有着最深刻的见解，在最广泛的

范围内，最全面地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历史就会指向日内瓦的思想

家而不是威登堡的英雄。路德和加尔文都竭力要找到与神的直接交

流。路德从主观的、人类的一边开始，而加尔文则是从客观的、宇宙

的一边开始；路德的出发点是教会概念上称义的信心；而加尔文的出

发点则宽广的多，他的出发点是神的全能在宇宙里的统一原则。这

样，自然的结果是，路德仍然将教会看作是站在信徒和神之间的代

表，是具有权威的教师；而加尔文则是在信徒们本身之中寻找教会的

第一人。路德以他的能力所及在圣餐的观点上，在教会敬拜的礼仪上

仍依靠罗马天主教会的观点；而加尔文则是第一位划出一条线从神直

接到人，从人直接到神之人。在路德宗的国家里，宗教改革从从王子

们而不是从人民开始，因而也就从属于政府的权力之下，王子们成了

教会里最高的大主教。在这种原则之下，既不能改变社会生活，也不

能改变政治生活。因此，从来就没有过路德宗创造出一个特殊的生活

形态这种说法，甚至连“路德主义”这个名词都极少有人提过；而学

历史的人越来越承认，加尔文主义创造出一个完全是它自己的人类生

活系统。 

我们听到的第二条反对意见是：假如每一个生活系统都必须以人与神

的关系的解释来作为起始点，那么你怎么解释现代主义呢？因为现代

主义源自与一切宗教决裂的法国革命。 

这是个不问自答的问题。假如你把所有关于永生神的概念统统摈弃

掉，正如罗素那样高喊“不要上帝！不要主宰！”口号 [注：罗素是十

八世纪启蒙运动及后来的法国革命的奠基人]，那么你恰恰是为你对上帝的解

释下了一个最明确的定义。我们可以用以下的例子作比喻。一国政府



召回了驻另一国大使，断绝一切正常关系，与那国的关系就处于紧张

状态，最后结果便导致战争。法国革命的领袖们除了当时法国的天主

教之外，对神毫无关系可言。他们窒息了所有与神的关系，因为他们

想要窒息教会的一切权力。结果，他们向一切信仰告白宣战。这，实

际上也就意味着将上帝视为一个敌对的势力。不，是将上帝视为死

了，假如不是在心里的话至少也是在社会上、科学上。我们可以肯定

地说，现代主义从法国转到德国，并不满足于仅仅否认上帝。它自从

披上了泛神论或不可知论的外衣之后，以各种名目要将上帝从神学

上、从实践中驱逐出去。于是它与三位一体神为敌就达到了顶峰。 

因此，我认为如何看待与神的关系主导着每一个生活系统。对于我们

来说，我们要感谢加尔文主义关于神与人、人与神的直接关系的根本

教导。我再加上一句：加尔文主义既没有发明也没有构想出这一教

导。这是神自己将它放在他所造就的英雄们、他所差遣的使者们心里

的。这不是一个聪明智慧的产物，而是神在人心里作工的果子。此点

必须强调！加尔文主义从来未曾在天才的祭坛上烧过香，也从来没有

为它的英雄们立过纪念碑。事实上，连他们的名字都很少提起过。唯

一用来纪念加尔文的是日内瓦的一块石头。他的墓在何处都早已被遗

忘。这是忘恩负义吗？决不是。若说加尔文被人尊敬，哪怕是在十六

十七世纪的时候，人人都清楚有一位比加尔文更大的。那就是神自

己。这是神自己兴起的工作。没有一个运动有过象加尔文主义那样不

同寻常的发展。加尔文主义在西欧国家里兴起，并非是出于哪所名牌

大学，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带领，也不是因为政府的领导。它的发展

出自于人民的心里。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商人、仆人、女佣，他

们身上所具备的是同样的品格。他们心里都有永远得救的确据。这，



非但不需要教会的介入，甚至教会的反对也丝毫改变不了人们心里与

神永远的和好。并且因着这种神圣的交流，人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

面、每一个角落都因此而找到自己崇高而神圣的呼召，使他们从事的

每一个职业都成为圣洁，每个人以自己的能力所及来荣耀神的名。因

此，当这些与圣洁生活有份的男女老少被逼着放弃他们的信仰、否认

他们的主时，他们以行动证明那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数以千计、数以

万计的走上绞刑架，没有畏惧、没有怨言，嘴上唱着诗篇，心里充满

喜乐。加尔文不是这一切的作者，是神通过他的圣灵在加尔文心里作

工，让他激励起他们的心。加尔文不是站在他们之上，而是作为弟兄

与他们并肩站立，和他们共同领受神的祝福。加尔文主义对人与神的

直接交流所给出的根本性解释也不是加尔文发明的，而是神自己赐给

我们父辈们的一种特权。加尔文不过是第一个清楚地领悟到此恩典的

人。圣灵在历史上的伟大作为使加尔文主义分别为圣，这就是加尔文

主义那种奇妙能量的来源。  

历史上，信仰生命的脉搏有时很微弱，有时很强劲。十六世纪的西欧

各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信仰的主题主导了社会生活的每一

个环节。历史也由于此信仰翻开了新的一页，正象今天的新历史是从

法国革命的不信开始一样。信仰生活的这种周期性所遵行的是何种规

律我们无法明确定义。但是很明显这种规律是存在的。信仰高潮来临

时，圣灵在人们心里的工作是不可抗拒的。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和

先父们所经历的正是神的这种伟大的内在工作。圣灵在每个人心里的

工作程度上有所不同，这在任何一个伟大运动中都是如此。那些成为

运动中心，推动运动发展的人们在最大程度上经历的就是圣灵的强大

能力。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来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他们被神亲自



接纳而与永生神交往。因着神在人心里的工作，一个人的一生都应该

活在神面前这个概念便成为加尔文主义思想的根基。此决定性的概

念，不--- 应该说此伟大的事实主导了加尔文主义者生活的每一个层

面。加尔文主义那充满活力的生活体系也正是在此根基上长成。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产生一个生活体系所必须具备的第二个条件。那就

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释。我们如何站在神的面前是首要的，其次

就是如何站在人的面前。这关系到我们怎样决定来建设我们的生活。

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不是统一性而是无穷无尽的多样性。神在创世

的时候就建立起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在身体上、属灵上

所蒙的恩赐也各不相同。这种关系在每一个生活系统中不是被削弱就

是被加强。外邦泛神主义、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和加尔文主义在看

待、解释此关系上都有自己根本的立场。假如上帝象外邦泛神论那样

认为是存在于被造物之中，那么神圣性、超然性也就在人的中间。于

是他们发明了半人半神，搞起了英雄崇拜，最后导致了向凯撒大帝献

祭这样的事。令一方面，那些低贱的人们就被视为草芥一般。因此而

产生了象印度和埃及的种姓制度，产生了各国的奴隶制度，将某些人

置于其他人之下。在伊斯兰教国家里，在那真主赐给虔信者与之相伴

的天国美女的乐园里，权大于法，女人成为男人的奴隶，被征服国的

人民成了伊斯兰教国家的奴隶。 

罗马天主教虽生长于基督教的土壤里，但却将本来是绝对的视为相对

的，而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解释成等级式、阶梯式的。在天使

中有等级，在教会里有等级，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也以等级区分。从

而产生了一种完全是贵族特权式的基本概念。 



现代主义否认一切差别。非但男女平等，甚至不将男女颠倒誓不罢

休。他们将一切差别都置于一个共同的天平之上。在弃决统一性的禁

令之下抹杀生活。他们仅允许一种统一，一个观点，一种生活方式。

凡超出此规范的就被认为是对公众良心的侮辱。 

加尔文主义从人与神之间的根本关系上得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殊解

释。也正是这种唯一真实的关系使得十六世纪以来，人变得尊贵。如

果加尔文主义将整个人类直接放在神的面前，那么所有的人，男人、

女人，富人、穷人，软弱的或强壮的，智慧的或愚拙的，在神的面前

都是被造之物，都是失落的罪人。除了神设立的政权而使有些人比别

人在更高的职位上，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作他人之主，凌驾于他人

之上。神赐给一些人聪明才智，为的要使这些多得的人能服侍那些少

得的人，要使他们从心里服侍神。因此加尔文主义不仅谴责奴隶制、

种姓制，也谴责对妇女对穷人的奴役；不仅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

度，也反对一切贵族特权。除非是那些蒙神恩赐，具有特殊才干与品

德的个人或家庭，并且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不是出于个人的野

心与骄傲，而是用来服侍神。 

由此可知，加尔文主义对生活的解释必定是民主的。它提倡各国的自

由，致力于在政治上、社会上承认、尊重、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原

因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这一切，不是出于妒忌，不是低

位的要越级登上高位，而是所有的人都曲膝在以色列的圣者面前。这

就解释了为什么加尔文主义没有与旧时代发生过突然决裂这个历史事

实。即使是在早期阶段，加尔文主义并未直接废除而是通过道德上的

审判来削弱奴隶制度。因此，加尔文主义允许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

贵族特权的暂时继续。威廉一世并没有因为他是贵族而遭谴责，相反



他正因此而得荣誉 [注：威廉一世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期间领导荷兰反抗西班牙统

治的奥伦治亲王]。 

加尔文主义的社会改革是从人心开始的。如上所述，它不是出于对等

级制度的妒忌，也不是出于不正当地拥有财富的企图，而是出于对生

活严肃的解释。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通过对高

尚品德的不断追求而让贵族与富人产生妒嫉。 

凡事首先仰望神然后再看待邻舍，就是加尔文主义为头脑与心灵提供

的驱动力。民主的概念就是在这种对神的敬畏、在神面前的一致性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民主概念也不断地赢得人心。埃格蒙特公爵遭

逼受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注：宗教改革时期荷兰名将，因反对西班牙对抗罗

宗的镇压而被以叛逆砍头]。他为了更纯洁的信仰与纺织厂工人和其他平民

一起走上断头台，以死来使完全不同阶级的贵族与平民和好。也可以

说，阿尔瓦则以他血腥的镇压促进了民主精神的蓬勃发展 [注：阿尔瓦是

当时血腥镇压荷兰抗罗宗的西班牙将军]。 

哪怕是从人的利益考虑，将每个人都置于平等地位这个永垂不朽的荣

誉，也无可争议地属于加尔文主义。这种平等与法国革命所梦想的那

种不着边际的平等完全不同。后者是同心协力地反对神。而前者是没

有贫富之别，人人都跪在神面前被同一种热情所燃烧，那就是为了荣

耀神的名。 

决定一个体系对生活的解释的第三个基本关系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已经回顾了加尔文主义在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上的思想。下面

我们来看最后一条：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一般说来，外邦多神论对世



界的估计过高。一方面对世界具有恐惧之心，另一方面又迷失在其

中。 

伊斯兰教正好相反，把世界看得太低。他们常常以那所谓的感官享受

的乐园为目标而嘲笑藐视世界。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 

在基督教的欧洲和美国，比较重视教会与世界的关系而忽视人与世界

的关系。这种情况源于中世纪。在罗马天主教的等级观念下，教会与

世界互相排斥。前者被看为圣洁的，后者则被视为在咒诅之下。教会

之外的一切都被看作是在魔鬼的影响之下。因此在基督教国家里，整

个社会生活都必须在教会的翅膀底下。政府必须由教会指定，也必须

遵守信仰告白。艺术和科学必须经过教会的审查、控制。工商业活动

也必须唯教会的马头是瞻。人从出身到死亡，人的家庭生活也必须在

教会的监护之下。所有这一切是要使世界从属于基督之下的巨大努

力。但，这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把不同的生活倾向不

是视为异端就是看作巫术而施以严酷审判，推上绞刑架。这种要命的

理论是以铁的逻辑执行的。它不是出于残酷，也不是出于野心，却是

以要拯救基督化的世界这个伟大目标为目的。于是，世界就附属在教

会的阴影之下，逃离世界不仅是修道院甚至神职也不例外。但是，让

教会来掌管世界已经被证明对生活的自由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加尔文主义以它双重的社会地位在思想上、概念上进行了一场完全不

同的改革。加尔文主义将自己放在神面前，不仅因着人按神形被造而

尊重人，而且将世界视为神圣的创造，旗帜鲜明地指出，救恩是神的

特殊恩典，神也有一般恩典，维持、供应世上的一切生命，放缓对地

的诅咒，限制世界的破坏。这就给了我们生活的自由发展以空间，让

我们在生活中荣耀他的名。 



因此，教会作为基督徒聚会的所在。我们生活的世界，生活的每一个

角落不是要脱离神而是脱离教会的控制。从而，家庭生活恢复了独

立、工商业在自由中得以发展，艺术与科学也从教会的束缚、限制下

获得活力。人开始理解，管理自然界和一切被造物是他的神圣职责，

这正是神在创世之初所吩咐人要做的。咒诅并不在这个世界本身，而

在罪上。不是从世界逃进修道院，人的责任应该是在世界上、在生活

的每一个层面事奉神。因此，加尔文主义以清教徒的严肃，不仅敢于

面对世界，自己又不被这世界的毒酒所击倒，并且也为生活的发展提

供动力，征服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加尔文主义在反对重洗派的一事上尤其展现出其信仰之勇敢。因为重

洗派采取了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形式，试图从禁欲主义出发，推销给世

界，要求所有信徒都必须遵守。后来在西欧抗罗宗里出现的阿考斯姆

主义活动就是建立在重洗派而不是加尔文主义的原则上的。事实上，

重洗主义所采纳的是罗马天主教的那套理论，所不同的是： 

(1) 将神的国代替教会，废除了神职人员与一般信徒之间在道德标准

上的双重标准。 

(2) 未受洗的世界在诅咒之下，因此信徒应该退出所有的社会、政府

机构。 

(3) 以神国之名，要将所有的社会生活置于神国的护卫之下，加以重

新模塑。 

因此一个叫做雷登约翰的人在爱尔兰的芒斯特省，一度以暴力建立起

一个他们称为新锡安王国的政权，效忠他的人甚至在阿姆斯特丹街头

裸行。 



正如否定罗马天主教的理论一样，加尔文主义也否定重洗派的理论，

宣告说教会必须将自己的权力限止在属灵的范畴之内，在世界上我们

应承认神普遍恩典的力量。 

至此为止，我们证明了加尔文主义在人类生存的三个基本关系上，有

其明确定义的起始点。即：我们与神、与人、与世界的关系： 

(1) 人与永恒者之间的直接交往而不需要借助教会。 

(2) 承认每个人的价值，即：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被造。因此，每

个人在神、在政府的眼里有尊严。 

(3) 承认整个世界所受的咒诅被神的普通恩典所约束，尊重世界上的

生活以及其独立性。并且我们必须在每一个领域里开发神藏于自然

界和人类生活中的潜能。 

以上所证明的加尔文主义在此三种基本关系上的立场，完全有权力与

外邦泛神主义、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和现代主义一样坚立，无可置

疑地为自己赢得一个立场鲜明的、全面的生活体系。 

事实还远不止这些。在一些地区，加尔文主义以其对生活的独特解

释，在属灵和世俗的两个范畴内，形成一个包括家庭、社会生活在内

的独立的生活体系。但加尔文主义尚未获得带领人类走向更高的发展

阶段之声誉。按我们的观点，加尔文主义的生活体系的确对为我们的

心灵提供动力与奉献精神这一荣誉受之无愧。在中国，孔孟之道有权

说它在那片土地上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生活体系。蒙古人也同样按他们

的理论形成他们自己的生活体系。但中国并未对整个人类作出过很大

贡献。就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言，他们的水是清澈的，但他们所形成的



不过是一个孤立的湖泊。以古老文明著称的印度文明、墨西哥玛亚文

明、秘鲁的印加文明也都类似。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社会文明达到了

一个很高的阶段，但随后却停留在那里，并且至今仍处于那种封闭状

况，对整个人类并未带来什么益处 [注：此演讲的时间是在 1898 年]。此一

概念若应用在非洲大陆那些文明发展还处于低级阶段的各民族上会更

有力，他们所形成的最多也就是池塘和沼泽地。世界上只有一股宽

广、充满活力的河流，从一开始就承受了未来的应许。这股河流起源

于中东，稳定不断地从东流向西。从西欧又来到北美大陆，从你们的

东海岸各州又流到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这条河流发源于巴比伦和尼

罗河流域，从那里流向希腊，从希腊流到了罗马帝国，从罗马天主教

各国又流向西、北欧各国，又从荷兰从英格兰流到你们美洲。目前此

河流在这里伫立等待。她向西的途中有中国和日本的阻拦：此外，现

在也没人能看得出将来东欧、斯洛伐克各民族会发生什么，但至今为

止他们还未产生任何进展。 

尽管未来的面纱尚未揭开，这股从东方到西方的流动之河的历程是不

可否认的。因此，我可以有把握的说，外邦泛神主义、伊斯兰教、罗

马天主教是上述已经完成的三个阶段，未来方向的接力棒已经传到加

尔文主义的手中，但今天法国革命的女儿---现代主义则拒绝加尔文主

义的这种领导作用。 

上述这四个发展阶段并非机械地发生。每个阶段里也都包含着冲突和

分裂。生活的这种发展是有机的，因此每一阶段都与其前身有着密切

的联系。加尔文主义的严格逻辑性早已为奥古斯汀所悟。早在奥古斯

订之前，保罗在给罗马教会的信里就已经宣告了。从保罗又可追溯到



以色列和她的先知们，是啊，可以一直追溯到列祖的帐篷里。同样，

罗马天主教的出现也并非偶然，它是以色列的祭司制度、各各他的十

字架和罗马帝国的世界性组织结构的混合。伊斯兰教也不例外，是希

伯来一神论，拿撒勒的先知 [注：伊斯兰教承认耶稣，但只视为先知。穆罕默德

早年曾接触犹太教和基督教并受影响]和什叶派的大杂烩。甚至在外邦泛神论

中，一方面是巴比伦和埃及，另一方面是希腊与罗马，也都是建立在

他们祖先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众所周知，人类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力

量是成功的从巴比伦到埃及到希腊到罗马，然后又发展到了罗马天主

教的国家与地区，最后发展到西欧的加尔文主义国家。如果说以色列

在巴比伦和埃及时代曾经昌盛过，无论他们当时达到了什么样的标

准，人类发展的接力棒却不在亚伯拉罕子孙手里，而在伯沙撒们 [注：

巴比伦王，见但以理书第五章] 和法老们的手中。并且此领导地位的接力棒

没有从巴比伦、埃及传到以色列，而传到了希腊和罗马。无论基督教

的河流曾如何高涨过，当第 8、 第 9 世纪伊斯兰教出现的时候，默罕

默德的追随者们曾经是我们的老师，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也都与他们

有关。尽管罗马教庭在明斯特和约之后又将他们的统治权维持了一段

时间，无人怀疑眼下我们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即不是西班牙 (注：

十六世纪之前欧洲最强大国家，属罗马教庭] 也不是奥凶帝国，甚至也与当时

的日耳曼各省无关，而完全是来自于加尔文主义的荷兰和十六世纪的

英国。在路易十四[注：法国皇帝]点头之下，罗马教庭在法国扑灭了其最

高的发展，只有到法国革命的时候，影子般表现出一种完全走样、变

形的加尔文主义，不幸地从内部破坏了法兰西的民族力量，削弱了法

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加尔文主义的基本思想被从荷兰移植到了英

国，又来到美国，并成为向西发展的驱动力。今天她已经伫立在太平



洋的东岸，以敬畏之心等待神预旨所定的下一步。虽然我们无法得知

未来，但上述人类发展的这几个阶段一直到加尔文主义，的确是一个

历史事实。目前正在欧洲和美国所发生的冲突双方，一方是加尔文主

义那出自神，出自神话语的力量，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来荣耀

神；另一方则是法国革命的产物，高呼着“不要神，没有主！” ，其

眼下的代表形式就是德国的泛神主义，她正日益走向现代外邦泛神主

义或无神论。 

根据上述的论证，我想我把既不是宗教上的，也不是神学上的，更不

是世俗的概念，而是至今为止人类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中最年轻的、

蒙神呼召来影响人类生活进程的一个阶段这个荣誉加给加尔文主义应

该不算过份。 

各国从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过程有点类似家庭生活，人小的时候，一

切决定都由家长所做。在各国的发展中也一样，首先是从小亚细亚的

专制暴君，然后是君主制，接着有祭司制度，最后发展到祭司制与政

权并存领导每一个运动。历史上巴比伦和埃及，希腊与罗马，伊斯兰

教统治与罗马天主教统治都证实了这种发展进程。但有一点是明显

的，即：这并不是一个永恒的状态。正如这些国家经过长期的发展最

后都会达到一个阶段，各地的人民觉醒过来，为他们自己的权力站起

来，并引导运动的方向。加尔文主义的兴起就达到了这个阶段。至今

为止，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运动不是来自于国家权力，就是教会或是

科学，都是从上到下的。但在加尔文主义里，运动源于社会各阶层人

民的自发性，它推动社会生活朝着更高阶段发展。加尔文主义是从民

众中开始的。在路德宗国家里，政府仍然对社会发展起领导作用。但



在瑞士，在法国抗罗宗地区的胡格诺派，在比利时，在荷兰，在苏格

兰，在英国，人民自己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并且他们已经成熟起

来，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即使是在某些情况下，就如当年在荷兰，贵

族曾勇敢地为那些被压迫的人们站出来，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成就什

么。而人民却以惊人的能力，打破障碍，获得自由，正如“沉默的威

廉”自己说的，普通百姓自发的英勇行为才是成功的原因。 

因此，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中心现象，加尔文不仅受之无愧的享有与

外邦泛神主义、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一样作为主宰一个特定生活范

围的荣誉，它也满足了达到人类发展更高阶段的要求。若没有事实作

依据，这不过是一个可能性而已。假如历史没有证明加尔文主义已经

造成人类生活之河流向一条不同的渠道，已经使各国的生活变得更有

尊严，那么这一切还都是纸上谈兵。 

因此，在此讲结束之际，我要说加尔文主义不仅指出了这一切的可能

性，并且也知道怎样付诸实践。有证据吗？只要你问自己一下，假如

十六世纪在西欧上空未曾升起过加尔文主义之星，我们还会有今天的

欧洲和美国吗？西班牙就会毁灭荷兰，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和苏格兰

仍然会继续他们的统治。半心半意、不冷不热就会成为瑞士的今天，

欧洲各国的政权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回到老路上去。抗罗宗主义也决不

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罗马教庭，波旁(注：法国王朝)和斯图亚特

王朝就可以为所欲为。欧洲各国、美国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整个美

洲将仍然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欧、美大陆的历史也就会是一部令人

伤心泪下的历史。莱比锡协议 [注：1548 年在麦兰松主持下德皇与国会达成的调

合德国罗马天主教与抗罗宗的临时协议] 的精神或许就会成功，将北欧再一次



变为天主教化的抗罗宗、古老的君主制度。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优秀的

历史学家们满怀热情、全力以赴地考查、研究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

那段历史的结果证明，当年强大的西班牙若不是被加尔文主义精神武

装起来的英雄们所击溃，荷兰的历史、欧洲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就会

是令人痛心的黑暗与不幸，而不是今天的光明与激动人心。 

富鲁英教授公正地评论说：“在瑞士、法国、荷兰、苏格兰、英国，

在任何一块抗罗宗主义被刀剑顶着胸膛之下所建立起来的土地上，正

是加尔文主义使这一切成为事实”。 

在此，我想提醒诸位的是，要不是因为加尔文主义在人心里植入了一

个不同的原则，向人们的头脑显示了另外一个世界，上述的世界历史

转折是不会发生的。唯有加尔文主义为我们获得了，并以宪法保障了

我们的民主权力。当年自发地从欧洲开始的那个伟大运动，促进了科

学和艺术的兴起，开创了商业与贸易的繁荣，美化了家庭与社会生

活，造就了中产阶级受尊重的地位，促成了慈善事业的蓬勃兴起。并

且，在此一切之上，以清教徒的严肃来提倡清洁、尊贵的道德生活。

你自己来作一个判断，看看我们是要将此神赐的加尔文主义存进历史

档案，还是相信加尔文主义将会带来的祝福，带来一个尚未显明的未

来。 

假如我们大西洋两岸的基督徒们想要在十字架的大旗之下，与眼下盛

行的无神论和泛神主义争战，唯有加尔文主义才能为我们提供不屈不

挠、坚定不移的原则，保障我们会赢得那决非容易的胜利。 


